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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管輅在「正始學術」新變中之地位 
─兼述其《易》論、方伎之預測鑑誡的 

應世智慧∗ 

江建俊** 

（投稿日期：102 年 1 月 5 日；接受刊登日期：102 年 4 月 19 日） 

提要 

曹魏齊王芳「正始」年間，重用浮華之士，陰奪司馬懿之權，頓使政治氣氛變得詭譎。

而學術方面亦呈現新變，世所豔稱的「正始之音」，時有大型談座，自由議論，溝通儒道

成了當時學術之最核心議題。管輅躬逢此學術的鉅大轉折期，仍沿循漢代象數易的軌跡，

益以陰陽、方伎，而自成「數術易」一系，援之與正始玄談界之精英對辯。而世之論清談

者，多忽略之，也未能正視其所談的《易》「義」及「術數」之「理」，遂流失此脈絡之學

術系譜。本文貞定管輅之學術地位為「象數易」至「數術易」之轉折；以陰陽變化、五行

符命「豎義」之正始清談地位；以《易》道「與變升降」為處易代之際的應世智慧；以「奇

方異術」勸善導德，具教化之功，益見其學思的殊趣與本色。 

關鍵詞：管輅、方伎、術數、易占、正始學術 

                                                 
∗ 非常感謝評審者提供的精審意見，尤其感謝謝綉治教授對於「術數易」的指導。 
** 國立成功大學中國文學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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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三國志•魏書•方伎傳》載華佗、朱建平、周宣及管輅等人之傳記，另有杜夔，據

何焯言：「杜夔（公良）當與王仲宣同傳，不可與方伎伍」1，杜夔知音，善鐘律，創制雅

樂，黃初中為太樂令、協律都尉，何焯認為審音度律異於醫診、相術、占卜、詳夢、術筮。

然從以歸納三國、兩晉士風為主的《世說新語》一書，其〈術解〉篇所載的十一則，即有

荀勗、阮咸的解音聲，另以堪輿、占驗、醫術、預言為主，是知「方伎」與「術解」同流，

杜夔之入「方伎」無誤，皆指其技術湛密，既精且微，達到神祕性的境界。 

而「方伎」或「術解」，乃承自《漢志》之「數術略」，「數術略」括天文、曆譜、五

行、蓍龜、雜占、形法2，原本為羲和史卜之所司。《漢志》另有「方伎略」，分醫經、經

方、房中、神仙四家。按原本研究天道之學為「數術之學」，而研究生命之學名「方伎之

學」3，數術方伎合之，逕稱數術或方伎，乃古人以為可通天地鬼神之術。日本學者坂出

祥伸〈方術傳的立傳及其性質〉一文中，針對中國的術數，即指出其技術具有咒術的特性，

《後漢書•方術傳》對方術家的術數內容，指「役使鬼神而產生的怪異之術、相術、占星

術、災異、風角、望氣、巫醫、音樂等。」4《三國志•方伎傳》末史評交代特立此傳，

乃重其「玄妙之殊巧，非常之絕技」，如同《史記》之著日者、龜策與扁鵲、倉公之傳，

足以「廣異聞，而表奇事」也。《易》占之「占事知來」以行預測，為趨避之參考，可稱

為占驗派。5 

按方術本被視為違反聖人之道，故為賢者所戒，唯有循俗蹈禮，才不會利用其神祕技

巧蠱惑民眾，甚至裝神弄鬼，行其奸慝，終變生造亂，此曹操之將當時方術之士集於魏國

而監禁之，即以「誠恐斯人之徒，接奸宄以欺眾，行妖慝以惑民。」6是知方術家既為執

政者所迎，以備諮詢，蓋其料事如神，預知未來，可為防微杜漸或臨事決策之參考；但也

                                                 
1 清•何焯：《義門讀書記》（北京：中華書局，1987 年 5 月），頁 458。 
2 按《漢志》言大舉九州之勢以立城郭室舍形，人及六畜骨法之度數、器物之形容，大至山川形

勢，小至相人、相馬、狗、刀劍，從重居宅周圍之山川形勢，乃屬風水堪輿之類。相人形則相

法之屬。 
3 李零：《中國方術考》（北京：人民中國出版社，1993 年 12 月），頁 18。 
4 見坂出祥伸：〈方術傳的立傳及其性質〉，《日本學者論中國哲學史》（北京：中華書局，1986 年

11 月），頁 206。坂出檢索《漢書•藝文志》中的〈數術略〉、〈方伎略〉及《後漢書》之後的〈方

術傳〉，以見術數的多樣。 
5 管輅以術數方伎合《易》，宜屬術數易學占驗派。參見林忠軍：《象數易學發展史》第 1 冊（濟

南：齊魯書社，1994 年 7 月），頁 5。及謝綉治：《魏晉象數易學研究》（臺北：花木蘭文化出版

社，2010 年 3 月），頁 32。 
6 曹植：〈辨道論〉，見趙幼文：《曹植集校注》（臺北：明文書局，1985 年 4 月），頁 1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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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其神技，畏其興風作浪，而為執政所嫉。管輅極數知變，卻能不捲入政治漩渦，且能藉

其先見前識，導迷怯惑，規過勸善，此有匡扶名教之功。 

本文除貞定管輅《易》占代表曹魏《易》術數一系承漢代象數之發展，以別於何、王

義理《易》外，更正視管輅在「正始新學」中的談辯地位，及其處曹、馬政治鬥爭中，取

《易》道之「權時制宜」、「與時偕行」之應世智慧，周旋於曹、馬之間，而遊刃於其學、

其術，益見其在正始學術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 

二、管輅術數《易》論 

牟宗三先生《才性與玄理》別管輅《易》屬術數系，不在疏解經文，故無章句，可曰

「經外別傳」7。紀昀《四庫易類小序》於「術數」類言：「術數之興，多在秦漢以後，要

其旨不出乎陰陽五行、生尅制化，實皆易之支派，傅以雜說耳。」蓋《易》本占筮之書，

由於散落民間而附會以占候、醫藥、望氣、風水、預測方術，此可名為「術數易」，然「術

數」之稱在漢代才被確定。因漢象數易之特色乃攝天文曆算及陰陽之學8，衍成乾坤六子、

八卦方位、制化生尅等理念。其後有流行民間之方術，假象數「易」之名，以神其術，從

管輅本《易》占之智，獲天人之神妙感通，外加許多方伎之術，故歸之「術數易」可也。

此《漢志》將京房象數易列「六藝略」，而《三國志》則將管輅列「方伎傳」，明顯象數不

同於術數，術數乃屬子部。9《三國志•管輅傳》《集解》引〈管輅別傳〉載： 

輅年八、九歲，便喜仰視星辰……及成人，果明周易，仰觀風角、占、相之道，

無不精微。 

今見著錄有管輅《易傳》一卷，按〈管輅傳〉多載管輅論《易》之事，而《易》事非《易》

學，管辰〈管輅別傳敘〉言「觀輅書傳，唯有《易林》、《風角》、《鳥鳴》、《仰觀星書》三

十餘卷，世所共有」，此究為其藏書？或其學生記述管輅之說？不易定論。唯《隋志》著

                                                 
7 見其〈治易之三系：術數系、象數系、義理系〉，管輅為術數系代表。參《才性與玄理》（臺北：

學生書局，1974 年 10 月），頁 89。 
8 據唐•章懷太子李賢注，楊家駱主編：《後漢書》（臺北：鼎文書局，1981 年 4 月），頁 1911、

1912。《後漢書•張衡傳》載張衡上疏云：「臣聞聖人明審律歷以定吉凶，重之以卜筮，雜之以

九宮，經天驗道，本盡於此。或觀星辰逆順，寒燠所由，或察龜策之占，巫覡之言，其所因者，

非一術也。」可知陰陽之學之尚占與不占而預言之讖記不同，讖記「實為陰陽之流弊」。參閱王

錦民：《古學經子》（北京：華夏出版社，1996 年 9 月），頁 183、184。 
9 《四庫全書》列象數易之作入經部易類，術數則屬子部術數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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錄輅《周易通靈決》二卷，又言梁有《管公明算占書》一卷，可能為同一書。王葆玹從書

之名稱看，推為後人對管輅算占之記錄。而《宋史•藝文志》則著錄管輅《易傳》一卷，

可能即指《管公明算占書》。兩《唐志》則皆著錄管輅《周易林》四卷、《鳥情逆占》一卷，

因管輅擅鳥鳴，後人取通行於世之《鳥鳴》，而誤為輅所作。10《三國志集解》引〈管輅

別傳〉即有交代管輅《易》學言： 

裴使君問：「何平叔一代才名，其實何如？」輅曰：「其說老莊，則巧而多華；說

易生義，則美而多偽，華則道浮，偽則神虛。輅以為少功之才也。」裴使君曰：「誠

如來論，吾數與平叔共說老莊及易，常覺其辭妙於理，不能折之。」 

管輅批評何晏《易》「美而多偽」，偽則神虛而少功，即因其不經由爻變以推人事之吉凶禍

福。11更不以何、王等以「玄」說《易》為然。〈管輅別傳〉又云：「晏自言不解易九事」，

有關《易》九事，《世說•規箴》6 劉孝標注引，其略云： 

裴徽謂管輅曰：「……何尚書神明清澈，殆破秋毫，君當慎之！自言不解《易》中

九事，必當相問，比至洛，宜善精其理也。」輅曰：「若九事皆至義者，不足勞思

也；若陰陽者，精之久矣！」輅至洛，果為何尚書所請，共論易九事，九事皆明。

何曰：「此君善易，而語初不及易中辭義，何邪？」輅尋聲答曰：「夫善易者，不

論易也。」何尚書含笑贊之曰：「可謂要言不煩也」，因請輅為卦。輅即稱引鑒誡。 

《南齊書•張緒傳》說：「何平叔所不解《易》中七事，諸卦中所有時義，是其一也。」12

管輅以占筮合易，屬術數一系13，為何晏解「陰陽」之數與「時變」之義，陰陽之數指奇

偶之運動變化，從變化中推排預測；而時變則透過大衍、納甲、五行之筮法，「感數而動，

推知實際的干支日月」，以預知吉凶禍福。14按《易》於「時」即有待時、時行、時成、

                                                 
10 見王葆玹：《玄學通論》（臺北：五南圖書公司，1996 年），頁 295。 
11 王錦民《古學經子》言當時所發展的義理《易》為背離師說、自由闡發義理之「名士易學」，又

陸德明《經典釋文序錄》著錄張璠《周易集解》錄二十二家《易》說，其中有八家為當時重要

名士。頁 46。 
12 梁•蕭子顯：《南齊書•張緒傳》（臺北：鼎文書局，1993 年 5 月），頁 601。唐•姚思廉：《梁

書•儒林傳》（臺北：鼎文書局，1975 年）卷 48：「伏曼容……倜儻好大言，常云「何晏疑易中

九事，以吾觀之，晏了不學也，故知平叔有所短。」頁 662、663。 
13 牟宗三〈王弼易學之史跡〉中言：「管輅精推陰陽，為術數家。善易者不言易，此既與章句訓詁

不同，亦與智解玄悟有異。」同註 7，頁 87。 
14 見謝綉治：《魏晉象數易學研究》（臺灣：花木蘭文化出版社，2010 年），頁 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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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變、時用、時義、時發、時含等義15，重與時消息，知「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

此「趨時」之義也。何晏背爻象而任心胸，自無法參透時義，故無以崇德安身。16而管輅

善體爻象變化之旨，即數知來，如規圓矩方，遂有「通神」之跡。他以一己純然之性，多

發天然，指揮「天元」17，神鑒「太極」，透過占筮，得數得神，此以「神思」解易，妙

在「入神」，始足以參至精至妙之境。此管輅所以指何晏所得非「至義」，祇是辭義之內的

巧解，殆如「射侯之巧」，非能於辭義之外別有證會，而有破秋毫之妙18，故勞而少功。

因為爻象乃相應天地、日月、陰陽變化之理，若一味參玄，未能在實踐之徵驗上證成，則

一切漫言、夸言，終掛空矣。 

今推管輅學術之基調屬術數系，因象數系有其一套近乎物理學之占筮體例，如納甲、

爻辰、卦氣、八宮、飛伏、陰陽升降、互體等；而輅多援六十四卦以行術數，以算占、天

象、預言、命理、風水、占夢為能事，故非等於「象數」系。且在當時義理易為主流時，

管輅較務實，認為像何、王以《易》暢玄，以言詞解易，視「神」為「無形」，能使四時

不忒；或視「神」如象外之意，得意則可暢神等19，卻未用在闡幽冥、知變化之實踐智慧

上，這在管輅的心目中祇算是「浮藻」。因古卜卦，六爻十八變以成卦，與用納甲筮法解

卦方式與占卜方式20不完全相應，為求釋義時精確，何得忽略物、象、時勢變化？ 

管輅又與魏郡太守鍾毓共論《易義》，據《輅別傳》載： 

魏郡太守鍾毓，清逸有才，難輅易二十餘事，自以為難之至精也。輅尋聲投響，

言無留滯，分張爻象，義皆殊妙，毓即謝輅。輅卜知毓生日月，毓愕然曰：「聖人

運神通化，連屬事物，何聰明乃爾！」輅言：「幽明同化，死生一道，悠悠太極，

終而復始。文王損命，不以為憂，仲尼曳杖，不以為懼，緒煩蓍筮，宜盡其意。」 

                                                 
15 見惠棟：《易漢學》，收錄於紀昀：《四庫全書》（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 年），第 52 冊，

頁 362、363。 
16 簡博賢於《魏晉四家易研究•何晏及其《周易解》》中，指晏不能推陰陽以極幽明，又以老莊之

言參爻象為其特色；不推陰陽，是退斥象數，而漢易為變；差次老莊而參爻象，是老易周流，

而經義玄化矣。」見氏著：《魏晉四家易研究•何晏及其《周易解》》（臺北：文史哲出版社，1986
年 1 月），頁 167-169。 

17 天元指由渾沌未判，到立太極、分兩儀、定陰陽、畫八卦、文王演《易》、孔子《繫辭》，定吉

凶以 386 爻，包天地、合乾坤、知禍福。又有指中國古代曆法中的四柱天干。 
18 此蔡振豐即辨「詳盡詮說」《易》之辭義與體《易》、行《易》之差別，見劉大鈞主編：《大易集

要•管輅易學所反映魏晉象數易的轉變》（濟南：齊魯書社，1994 年 3 月），頁 129。 
19 王弼：〈觀〉卦〈彖辭〉「聖人以神道設教，而天下服矣。」注。 
20 實不知管輅是用何種方式卜卦，但從傳說中得知，其解卦已用了納甲筮法的一些原理，實為京

房過渡到郭璞的中間人物，但京房仍見六爻十八變之跡，且同時亦見納甲之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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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由自然論到人之性命，天命貫通，曲盡終始，一無滯礙。又與平原太守劉邠論《易》，

邠清和而思理，好《易》而不能精，向輅言己注《易》論，頗為自得。輅對邠之「勞不世

之神，經緯大道」頗為贊許，但指出注《易》之急，「急於水火，水火之難，登時之驗，

易之清濁，延於萬代，不可不先定其神，而後垂明思也」。於此，管輅表面讚美劉邠勞神

注《易》，而實不苟同。輅雖指注《易》急於水火，但前提是必須「定其神」而後「垂明

思」，若無此功力，如何注《易》？況且《易》乃體踐之實務，何可注之？21 

管輅自言不解古之聖人何以「處乾位於西北，坤位於西南」。因乾坤為天地之象，天

地至大，為神明君爻，覆載萬物，生長撫育，何以安處二位與六卦同列？案乾之象彖：既

以乾之為萬物資始，尊其大象，以「乾坤者，《易》之祖宗，變化之根源」，由之為劉邠論

八卦之道及爻象之精，「大論開廓，眾化相連」，此必為會通卦爻之理與事，以得神幾者。

而一般以易占算命者皆用後天八卦，管輅神靈具備先天之學的思維，故王葆玹讚其與邵雍

先天象數之思暗合，甚至超越邵雍。至於是否見到先天八卦的圖書，則尚無證據。其矜持

乾坤至高無上，為形上依據，是一切之根本，何可與六子同列而位於西北、西南之位？則

似與王弼之體用觀不謀而合，而有以乾坤為母、為體、為本；六子為子、為用、為末之

思維。 

據〈管輅別傳〉所載管輅於《易》，固學有所本，如曾與具才學、善《周易》的郭義

博談《易》、學仰觀，數十日便可發言難，超過其師，在「推運會、論災異」方面，特別

有心得。史載其於「占黌上諸生疾病、死亡、貧富、喪衰，初無差錯」，而被稱為「神人」。

他自小即喜仰觀天象，常「夜不肯寐」、「通夜不眠」，用思精妙，而自以為此「當出吾天

份」，非由學至，故其師反從輅問《易》，自嘆資質懸隔。是以王經每論輅以為「得龍雲之

精，能養和通幽者，非徒合會之才」，因觀其卦之靈驗，殆不可思議者。而欲達此境，若

先無其才思，雖「靜然沉思，馳精數日」，卒無所得，類郭恩之凡流，自無以登臻。 

時又有王基亦曾就管輅學《易》，推論天文，輅為之「開變化之象，演吉凶之兆」，無

不纖微委曲，盡其「精神」，為基所嘆服。按王基乃曹魏有智謀勇略之正臣，魏明帝大興

土木，基曾諫之。對曹爽專柄，風化凌遲，乃著〈時要論〉以切世事。22又戒司馬師敬謹

用賢以和遠定眾，遇有用兵，則出謀獻策，分析利害，終得致勝，其著德立勳，允稱魏之

良臣。其治身清素，不營產業，為學行堅白，足以勵俗者23。管輅作卦，對正人君子多預

言其可逢凶化吉，此正昭告養德足以安身。如郭恩兄弟三人皆得躄疾，請輅筮其所由，輅

                                                 
21 而蔡振豐指出管輅〈易〉貴「神」，從其評何晏說雖巧妙而未入於神可知。而入神須先棄名言之

辨，不免拘限。出處同註 18，頁 128、129。 
22 晉•陳壽：《三國志•魏志•王基傳》（臺北：鼎文書局，1980 年 3 月），頁 751。 
23 晉•陳壽：《三國志•魏志•王基傳》載其與徐邈、胡質、王昶掌統方任，垂稱著績，為一時之

彥士。出處同前註，頁 7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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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卦象，言「火形不絕，水形無餘，不及後也。」24指出若痛念前非，則不遺傳後代子孫，

此無形中給知過改非者一更生的機會。而安平太守王基之官舍因年代久遠，魑魅魍魎來

附，故有怪異出現，但以居主之德足以鎮宅，故不足為憂，因勉王基曰：「焉知三事不為

吉祥，願府君安身養德，從容光大，勿以知神奸污累天真。」指泯變怪在修德。又劉邠官

舍連有變怪，管輅從其地名，推原其地理環境，指出所相之地為古戰場，殺人無數，冤魂

變怪，但因劉邠「道德高妙，神不懼妖，自天祐之，吉，無不利」，固可無事，此本〈大

有〉上九之爻辭以解之，實亦取其修道為德，履信思順，自可禳災弭怪。 

從上所列即可推知管輅「術數易」，乃循京房占驗方面之象數易（重「術」），非「學」

（如虞翻）方面的象數易。另一方面，以神思體《易》、解《易》，又具玄奧之神秘觀，

還強化「方伎」之成分，但特執守《易》道之勸善本質，迥非「義理易」之究玄理、銳

思辨。 

管輅既具有獨特的稟賦，常為人所請而作卦，以能預測吉凶禍福，那他是否能為人禳

災祈福呢？其為人卜卦，預知來事，十分準確，而究竟有否解厄之方？25或僅將事象的發

展點明，讓當事人思患預防？由於其透過占驗以規誡的成分為重，意在修善為德或可渡過

危機，若執迷不悟，則災咎之來乃不可逃。如其深誡曹爽重用的何晏，宜知驕奢侈汰之致

禍，而就在正始九年年底（十二月二十八日），管輅為何晏所請，時在鄧颺家，晏請輅曰： 

「聞君著爻神妙，試為作一卦，知位當至三公不？」又問：「連夢見青蠅數十頭，

來在鼻上，驅之不肯去，有何意故？」輅曰：「……周公之翼成王，坐而待旦，故

能流光六合，萬國咸寧。此乃履道休應，非卜筮之所明也。今君侯位重山嶽，勢

若雷電，而懷德者鮮，畏威者眾，殆非小心翼翼多福之仁。又鼻者艮，此天中之

山，高而不危，所以長守貴也。今青蠅臭惡，而集之焉。位峻者顛，輕豪者亡，

不可不思害盈之數，盛衰之期。是故山在地中曰謙，雷在天上曰壯。謙則裒多益

寡，壯則非禮不履，未有損己而不光大，行非而不傷敗，願君侯上追文王六爻之

旨，下思尼父彖象之義，然後三公可決，青蠅可驅也。」26 

                                                 
24 晉•陳壽：《三國志•魏志•管輅傳》注引〈管輅別傳〉，頁 812。 
25 如東晉郭璞亦擅《易》占化厄，如推知王導有「震厄」，乃以柏樹代之而得免。見南朝宋•劉義

慶：《世說•術解》8，其注即引王隱《晉書》言：「（郭）璞消災轉禍，扶厄擇勝，時人咸言京、

管不及。」余嘉錫：《箋疏》（臺北：華正書局，1984 年 9 月），頁 706、707。 
26 同註 24，頁 8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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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屬結合爻象之義與「占夢」之術，目的在勸人以德。按王符《潛夫論•夢列》云： 

夫占夢必謹其變故，審其徵候，內考情意，外考王相，即吉凶之符，善惡之效，

庶可見也。27 

此言占夢除詳審夢象，還要推究個人情意與外在因素。同時，吉凶禍福也與道德修養相關，

其借夢占來勸善的用意甚明，若修德行，則惡夢不為凶，此謂「惡夢不勝善行。」28夢喻用

以見微而正其失，乃得占夢之正道，於此管輅提出〈艮〉、〈謙〉、〈大壯〉三卦以期勉何晏。

夢中以「鼻」為核心，鼻為山，荀爽九家《易》及虞翻《虞氏逸象》注〈無妄〉卦六三爻，

有艮為鼻之說。艮為山，鼻為面之山，故取象之。由「鼻」開展，等於從「艮」卦之義出

發，喻人勢不可過大，按《艮•彖》曰：「艮，止也。時止則止，時行則行，動靜不失其

時，其道光明。」29此處「止」之智在當行當止，配合時空條件，不要輕率妄動，所作所

為不失正道。《艮•九三•象》則言：「艮其限，危薰心」，即戒處高位而有惡，將罹凶險。

則《艮》有勸人謹言慎行，守中正之道，不為己甚者。而時曹爽專擅朝政，用何晏、鄧颺、

丁謐之謀30，遷郭太后於永寧宮，尊司馬懿為太傅，以架空其權，司馬懿遂稱疾不與政事，

然暗中佈局，陰養死士三千人散在民間，以待機會摧毀曹爽黨。就在生死關頭，有識者如

山濤都已聞出不尋常的訊息31，而曹爽黨卻正恣肆的飲酒作樂，據《三國志•曹爽傳》載： 

擅取太樂樂器，武庫禁兵。作窟室，綺疏四周，數與晏等會其中，飲酒作樂。羲

深以為大憂，數諫止之。又著書三篇，陳驕淫盈溢之致禍敗，辭旨甚切，不敢斥

爽，託戒諸弟以示爽。爽知其為己發也，甚不悅。羲或時以諫喻不納，涕泣而起。 

見曹爽正陶醉於大權在握之中而忘其所以，管輅對何晏之誡言，即在警其若一味驕妄不知

限止，則禍咎將不旋踵。所謂「高而不危，所以長守貴」；反之，「位峻者顛，輕豪者亡」，

蓋盈溢太過，必為清論所棄。 

                                                 
27 清•汪繼培箋：《潛夫論箋》（臺北：大立出版社，1984 年 1 月），頁 322。 
28 《說苑•敬慎》。見趙善詒：《說苑疏證》（臺北：文史哲出版社，1986 年 10 月），頁 279。 
29 徐志銳：《周易大傳新注》（濟南：齊魯書社，1986 年 6 月），頁 327。 
30 時有「何、鄧、丁，亂京城」之諺，可能為司馬黨故意散播，以其乃慫恿曹爽奪司馬懿之權，

且黨同伐異，使權利分配失衡。 
31 唐•房玄齡等：《晉書•山濤傳》（臺北：鼎文書局，1976 年 10 月），頁 1223 載：「與石鑒共宿，

濤夜起蹴鑒曰：『今為何等時而眠邪！知太傅臥何意？』……投傳而去。未二年，果有曹爽之事，

遂隱身不交世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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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謙》卦艮下坤上，地中有山，山之勢高，宜韜歛之，有謙虛履道之象。謙者功高

不自居，位高不自傲，蓋天、地、鬼、神、人，無不福謙而禍盈，所謂一謙而四益，《謙•

象》：「謙，君子以裒多益寡，稱物平施」，欲人之「卑以自牧」，執政者能勤勞且謙讓，不

居功、不宰成，則可獲得眾民之敬服，足見「謙」乃明智之舉，是能化民而行其志者。管

輅見曹爽黨之驕滿獨大，不知物勢盛極則衰，而思防微杜漸，是以禍釁之起，已在朝夕之

間耳。之前，曹爽為獨攬大權，使心腹執掌權要，如何晏為吏部尚書，典選舉；畢軌任司

隸校尉，李勝為河南尹，曹羲、曹訓等掌禁衛軍，其與曹爽黨不合者如傅嘏、盧毓、鍾毓

等咸遭排斥。32而為了立威名於天下，以壓制司馬氏，興兵伐蜀，視國脈民命於不顧。據

〈曹爽傳〉載：「正始五年，爽乃西至長安，大發率六、七十萬人，從駱谷入。」蜀則據

險而守33，爽軍前進不得，而糧運不上，牛馬多死，民怨沸騰，情勢險峻，蜀將費禕援兵

又至，爽懼，不得不急速退兵，歷經苦戰，才勉強通過，損失慘重，終結怨於民。 

曹爽既缺乏軍事之能，又不善政治謀略，祇為了立功而「變異前章」、「屢改制度」，

今從夏侯玄〈論時政〉中，略得新制之要，如限制中正之用人權，以擴大吏部職能；另將

行政機構，由州、郡、縣三級改為州、縣兩級，以省煩費；又改革侈靡之服制，禁除末俗

華麗之事等為重點。然改制推行並不成功，以遇到既得利益者之抵拒，其結果是「終無益

於治，適足傷民」。同是曹黨的王廣，即評其「所存雖高而事不下接，民習於舊，眾莫之

從。」34其結果是「變易朝典，政令數改」，造成人心浮動35，反給政敵抓住把柄，予以痛

擊。細究之，皆由曹爽黨之短視近利、輕躁妄動，不懂得謙虛退讓，終招致失人心而危根

本之咎。 

至於「大壯」卦，其象曰：「君子以非禮弗履」，君子觀此卦，卦象為天上鳴雷，聲勢

過大，易招禍。故需履禮以防過壯。蓋迅雷可畏，禮法森嚴，君子畏威知懼，而不敢造次。

若所行非禮，則將陷「牴羊觸藩，不能進，不能退」的困局。此亦重視所處之位的適當，

在進退艱難之中，如何化凶逢吉，在於不能亂衝亂撞。管輅以三卦之旨鑒誡何晏，何晏深

知其意，謝之曰： 

                                                 
32 晉•陳壽：《三國志•魏志•鍾毓傳》：「（毓）後以失爽意，徙侍中，出為魏郡太守。」〈傅嘏傳〉：

「時曹爽秉政，何晏為吏部尚書，……晏等遂與嘏不平，因微事以免嘏官。」〈盧毓傳〉：「時曹

爽秉權，將樹其黨，徙毓僕射，以侍中何晏代毓。頃之，出毓為廷尉，司隸畢軌又枉奏免官，

眾論多訟之。」上引文分見頁 400、624、652。 
33 何焯於此議曰：「劉葛之澤尚存，顯才未盡，君臣無釁，守備甚設，豈可倖其有功哉？年少浮華，

未陳於事，無端輟事，遂為國家之憂。」同註 1，頁 440。 
34 晉•陳壽：《三國志•王凌傳附王廣傳》，頁 758。 
35 從王廣給其父王凌之信，言事變起名士多被誅戮，而天下安之，可逆推正始改制之失敗。晉•

陳壽：《三國志•王凌傳》注引《漢晉春秋》，頁 7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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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幾其神乎，古人以為難；交疏吐誠，今人以為難，今君一面，盡二難之道，可

謂「明德惟馨」。《詩》不云乎：「中心藏之，何日忘之！」36 

輕躁之鄧颺，視管輅之言為「老生常談」，而何晏已預知危機，然與魏姻親，欲退無門，

故恆懷怵惕，一聞管輅之言，自是百端交集。何晏自亦深賞管輅之才，其請管輅為作卦、

占夢、論《易》，對管輅知無不言之殷殷告誡，何晏都慎聽之，因據《世說•規箴》6 劉

注引《名士傳》云： 

是時曹爽輔政，識者慮有危機。晏有重名，與魏姻戚，內雖懷憂，而無復退也。

著五言詩以言志曰：『鴻鵠比翼遊，群飛戲太清。常畏大網羅，憂禍一旦并。豈若

集五湖，從流唼浮萍。承寧曠中懷，何為怵惕驚。』蓋因輅言，懼而賦詩。37 

何晏雖能正視管輅之建言，但隨著人心向背，勢成土崩，已非拔山力所能救，且其曾

得罪司馬氏之黨羽及司馬師38，終被誅除。曹爽黨「不勞謙以先天下，而偃然輒當殊禮」39，

早為有識者所慮40，其躁競之行，正給予司馬氏橫加醜辭、羅織入罪的把柄。而據〈管輅

傳〉又載輅還平原邑舍，具將與何晏的對話告訴其舅，其舅責輅之言太切至，管輅竟曰：

「與死人語，何所畏邪？」舅大怒，斥其狂悖。十餘日後，晏、颺等皆族誅，舅乃服其言。

是管輅早已預知何、鄧將敗，姑且不從時勢評估，從其言、其行、其形、其神所透露的端

倪，亦可揣摩之。由此可推管輅實擅長觀人術，而其出言不忌，實憤何、鄧輩之輕敵，既

不能持德，又不能遜退，也不能聽採諫言，頓使局勢逆轉，主客異勢，終不免在權力傾軋

中掀起腥風血雨之禍。而管輅之對何晏雖有貶斥，但絕非像傅嘏、傅玄、盧毓輩之仇視何

晏。41 

                                                 
36 同註 24，頁 820。 
37 南朝宋•劉義慶：《世說•規箴》6 劉注引《名士傳》，出處同註 25，頁 553。 
38 何晏為鞏固曹魏勢力，黜司馬黨，故傅嘏不與夏侯玄、何晏交，且嚴辭批判此輩為利口覆邦者。

又據《三國志》注引《魏氏春秋》，頁 292 載：「初，夏侯玄、何晏等名盛於時，司馬景王亦預

焉。晏嘗曰：『唯深也，故能通天下之志，夏侯泰初是也；唯幾也，故能成天下之務，司馬子元

是也；惟神也，不疾而速，不行而至，吾聞其語，未見其人。』蓋欲以神況諸己也。」 
39 同註 1，頁 439。 
40 《三國志•傅嘏傳》：「時曹爽秉政，何晏為吏部尚書，嘏謂爽弟羲曰：『何平叔外靜而內銛巧，

好利，不念務本。吾恐必先惑子兄弟，仁人將遠，而朝政廢矣。』晏等遂與嘏不平，因微事以

免嘏官。」頁 624。 
41 晉•陳壽：《三國志•曹爽傳》，頁 284 載：「晏等與廷尉盧毓素有不平，因毓吏微過，深文致毓

法。」又同註 31，頁 2509 載：「時（傅）玄與何晏、鄧颺不穆，晏等每欲害之，時人莫肯共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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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管輅深識清濁，其論人每從本質立論，不為外在虛華所蔽，如其應裴徽問何晏才名

之實時答以： 

其才若盆盎之水，所見者清，所不見者濁。神在廣博，志不務學，弗能成才。欲

以盆盎之水，求一山之形，形不可得，則智由此惑。故說老、莊則巧而多華，說

易生義則美而多偽；華則道浮，偽則神虛；得上才則淺而流絕，得中才則游精而

獨出，輅以為少功之才也。」 

對何晏之才、學、識都未給予佳評，遂預估其於立功、立德、立言方面，成就必也十分有

限。尤其在《易》學上，更明確的指出其盲點。牟宗三《才性與玄理》即言： 

管輅精於陰陽，妙於術數，直湊造化之微，神解感應之幾，『善易者不論易』（輅

答鄧颺語），而易理在其中矣。彼有術有數，有徵有驗，如此實際，自輕何晏之浮

藻。42 

此管輅對「背爻象而任心胸」之以老莊解《易》，馳騖於善言虛勝者，每存貶議。按史傳

載魏明帝時有糾浮華之令，何晏、鄧颺輩即以修浮華、合虛譽被黜43，其才德若從「循名

按常、明試以功」言，皆經不起考驗。即使清談之場合，也徒以騁口舌，以辭為勝44，於

理則未必堅實，此虛華之輩，實不足以成事45。凡此皆見管輅之誡浮華不實及疏越依宕。

時董昭、盧毓、劉卲等皆主務實重禮46，管輅則以占筮設教，用以敦風勵俗，其旨皆在匡

世。從史傳載管輅常論「魏晉興衰」，此句甚要，因身當一日萬變之時，且與曹、司馬陣

營之領導人物皆有交往，他甚關心局勢之發展，在此消彼長之對決中，自呈現起伏勝負。

管輅藉占卜以證成《易》義，且輔以五行之相剋相生，見勢運之轉，乃有軌跡可循。至於

管輅術數（易）例之原理，每由《易》而推論天文，由《易》占之爻象推明變化之象，演

吉凶之兆，未嘗不纖微委曲，盡其精神。曾對王經言：「卜者必法天地，象四時，順仁義。

                                                 
42 同註 7，頁 89。 
43 晉•陳壽：《三國志•魏志•諸葛誕傳》，頁 769。 
44 南朝宋•劉義慶：《世說•文學》10，同註 25，頁 200 載：「何晏注《老子》未畢，見王弼自說

注《老子》旨。何意多所短，不復得作聲，但應諾諾。遂不復注，因作《道德論》。」 
45 按三國•劉卲《人物志•九徵》（臺北：臺灣中華書局，1971 年 11 月），頁 2 言：「色平而暢者，

謂之通微」。管輅既視何晏華偽無根，自不足以「歷纖理」、「說變通」、「涉大道」、「即大義」（《人

物志•材理》）也。 
46 董昭糾浮華，盧毓言「選舉莫取有名，名如畫地作餅，不可啖也」。見晉•陳壽：《三國志•魏

志•盧毓傳》，頁 6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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伏羲作八卦，周文王三百八十四爻，而天下治。病者或以癒，且死或以生，患或以免，事

或以成，嫁女娶妻或以生長。」47此說明掌握爻變，即是控制人情樞機，而可平準萬事

萬物。 

按管輅由觀象而預知將發生之事，亦本氣類之相感，如男女初見，情同意合，自然相

得，終而結婚生子，生生不息。反之，若「志不相得」，何能相感？其意認為「貴人有事，

其應在天，在天則日月星辰也。兵動民憂，其應在物，在物則山林鳥獸也。」感數而動，

婉曲通靈，雞雉之靈，與兵戈之事感應，此管輅援應感說以答徐季龍「世有軍事，則感雞

雉先鳴」之問也。48 

於此，仍存漢代「天人感應」以警時君世主之意，其立論之基為「同聲相求，同氣相

應」，精氣相感，故能興雲致雨。陰陽五行從屬於天，故能體現天之意志，人行善則出現

祥瑞之象，行惡則生災異，誠如董仲舒所言：「凡災異之本盡生於國家之失，國家之失，

乃始萌芽，而天出災害以譴告之；譴告之，而不知變，乃見怪異以驚駭之；驚駭之，尚不

知畏恐，其殃咎乃至。」49「天人感應」之論點乃認為「天人同構」，以人之形體聲氣，

皆可與天體比附，所謂「人副天數」，故帝王之行每感天而有天象之符應，此說乃假借民

意為天意，落實為災異譴告，或祥瑞示慶，此實神道設教，以戒時君世主之獨裁貪暴。管

輅有取此義，故引符命、面相以發揮正面資鑑功能。祇不過管輅更以《易》之爻應變化感

通，以明事物之幾微朕兆耳。 

緣《易》以「感」為體，如「銅山西崩，靈鐘東應」50，管輅從陰陽交感變化中，貞

定世道曲直，並涉吉凶禍福，以勸惡止非，終立於大道，其用心無非在「撥亂反正」，由

上可窺管輅善於《易》事。然據〈別傳〉載鄧颺問管輅：「君見謂善《易》，而語初不及《易》

中辭義，何故也？」輅答曰：「夫善《易》者不論《易》也。」51揆其義在強調神通之「智」，

此「智」乃由「悟」而得，蓋智性玄微，悟之則「神」得以通之，此非文字所能表達，是

以其言「《易》安可注也」52。蓋《易》之精微，乃存乎蓍龜占筮之中，在爻變中盡存萬

事萬物之理。謝綉治即言：「管輅的不注《易》，一方面突顯術數家至神至妙的天人合一觀，

另一方面則反對時人以玄理注《易》的風氣。」53其屬意的重點不在《易》之辭義，而在

                                                 
47 同註 24，頁 815。 
48 同前註，頁 824。 
49 漢•董仲舒：《春秋繁露》卷八〈必仁且智〉。見清•蘇輿撰：《春秋繁露義證》（臺北：河洛圖

書出版社，1975 年 10 月），頁 24。 
50 據南朝宋•劉義慶：《世說•文學》61，同註 25，頁 240 載：「殷荊州曾問遠公：『《易》以何為

體？』答曰：『《易》以感為體。』」殷仲堪舉「銅山西崩，靈鐘東應」來說明「陰陽交感」乃《易》

之本體，慧遠「笑」而不答，實以不落言詮。 
51 同註 24，頁 820。 
52 平原太守劉邠問管輅注《易》之要時，管輅所答。同前註，頁 823。 
53 同註 14，頁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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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世人資鑑之用，遂知管輅之「體易」與注易家之「解易」者不侔，循此自覺地展開於

應世之智、論辯之「豎義」及宣德勸化之各層面，儼然自成一統系。 

三、管輅取《易》道為處篡代之際的應世之智 

管輅「知機」，故其處亂世之道，即在政黨傾向上，不露端倪，隱晦才智，善於揣度

時局變化的幾微朕兆，不捲入漩渦。〈輅別傳〉即言：「體性寬大，多所含受，憎己不仇，

愛己不褒，每欲以德報怨」；又言其「與世無忌」，深得遜退之道，實亦掩喜慍愛憎以「自

晦」之智，其不以「廉介細直」為務。且嗜酒、飲食言戲，不擇非類，而人多愛之，以其

「無異於人」，故能入世容跡。日常接物，皆發自內心的仁和，因無闕漏，故執臧否者，

終都心服，無可挑剔。此見於諸葛原戒其才俊而樂酒時，即答以「酒不可極，才不可盡，

吾欲持酒以禮，持才以愚」。蓋酒以成禮，自七賢以下，名士多縱酒，管輅持酒以禮，故

無酒過之悔。而此「愚」更是亂世保全之道，實深得《老子》「微妙玄通，深不可識」（15）、

「我獨昏昏」（20）、「曲則全，枉則直」（22）、「知白守黑，知榮守辱」（28）、「損之又損」

（48）、「見小曰明，守柔曰強」（52）、「和其光，同其塵，是謂玄同」（56）等委曲遜退之

德；及《莊子•山木》言：「一龍一蛇，與時俱化，而無肯專為；一上一下，以和為量。」54

與時俱化，不與物忤，泛若不繫之舟之「智」。另如嵇叔良〈阮嗣宗碑〉所言：「或出或處，

與時升降；或默或語，與世推移。」55此阮籍之「愚」以喜怒不形於色，言皆玄遠，未嘗

臧否人物，司馬昭稱其為「天下之至慎」，而此乃處亂世之保護傘。以唯感而後應，不倡

始，不露才，遂得以保全。此正合《易》諄諄以陳的「中正」之道及權變之理，遂不以外

物累其身。王弼《周易注•蠱》上九：「最處事上而不累於位」；《隨》初六：「無所偏係，

動能隨時，意無所主者也。隨不以欲，以欲隨宜者也。」即若《莊子•秋水》亦言：「知

道者必達於理，達於理者必明於權，明於權者不以物害己……言察乎安危，寧於禍福，謹

於去就，莫之能害也……本乎天，位乎得」56，也就是回歸大道，居於所應處之位，而不

使自己陷入危險之地，能通道、明權、達變、得宜，即是中正之道，而體道則有智，能解

危得福。 

又管輅既有本京房占驗、災異、風候、音律之說者，世乃多以管輅、京房相比，然二

人應世之道卻明顯不同，據《管輅別傳》即辨之曰： 

                                                 
54 清•郭慶藩：《莊子集釋》（臺北：華正書局，1987 年 8 月），頁 668。此標與時俱化的「龍蛇術」。 
55 晉•嵇叔良：〈阮嗣宗碑〉，清•嚴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北京：商務印書館，

1999 年 10 月），頁 549-550。 
56 同註 54，頁 5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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昔京房雖善卜及風律之占，卒不免禍，而輅自知四十八當亡，可謂明哲相殊。又

京房目見遘讒之黨，耳聽青蠅之聲，面諫不從，而猶道路紛紜。輅處魏、晉之際，

藏智以朴，卷舒有時，妙不見求，愚不見遺，可謂知幾相邈也。京房上不量萬乘

之主，下不避佞諂之徒，欲以天文、洪範，利國利身，困不能用，卒陷大刑，可

謂枯龜之餘智，膏燭之末景，豈不哀哉！ 

此指京房如靈龜不足保身，又如膏火自煎，深處邪諂橫行之世，不能審時度勢，不能知幾

而慎言遜行，終蹈大戮57。而輅「藏智以樸，卷舒有時，妙不見求，愚不見遺」，可見其

「明哲相殊」、「知幾相邈」。即如其後同屬「術解」巨擘的郭璞，值王敦之亂，亦不能免

身58。獨管輅以「樸」晦智，隨時舒卷，不以術干祿，卻又能以「智」為人所迎，進退得

宜，故無危身之虞。59 

管辰〈輅別傳〉言管輅「仰觀靈曜，說魏晉興衰」，可見管輅處曹氏與司馬氏，勢同

水火之際，從天文到人事，已見浮沉之勢，種種跡象，魏衰晉興乃成定局，管輅論其成敗，

正足以警世。據〈管輅傳〉正元二年（255），其弟管辰謂輅曰：「大將軍待君意厚」，可見

司馬昭十分尊禮管輅，因其既有高才異術，具社會聲價，不得不籠絡之，就如其刻意維護

阮籍一樣，但未必重用之。因管輅有奇術，且又與何晏、鄧颺等常有聚談，司馬昭焉得不

猜疑？然權勢紛紛想拉攏他，都想透過管輅之神機妙算，指引進身之途，以求輝煌騰達；

或在權力鬥爭時，為制服對方而求其點撥；或前進遇挫折，為祛迷解惑，以避厄去災而求

助，據〈管輅別傳〉即載： 

（輅）既有明才，遭朱陽之運，于時名勢赫奕，若火猛風疾。當塗之士，莫不枝

附葉連。賓客如雲，無多少皆為設食。賓無貴賤，候之以禮。京城紛紛，非徒歸

其名勢而已，然亦懷其德焉。60 

                                                 
57 據漢•班固：《漢書•石顯傳》載京房對漢元帝直言石顯、五鹿充宗專權亂政，石顯乃建言「讓

京房擔任郡守，然後發其私事而坐棄市」。見《漢書》（臺北：鼎文書局，1979 年 2 月），頁 3727。
三國時，殷褒〈誡子書〉即言：「夫京房之徒，考步吉凶之變，而不能自見其禍。」同註 55，
頁 455。 

58 同註 31，頁 1909 載：「（郭）璞素與桓彝友善，彝每造之，或值璞在婦間，便入。璞曰：『卿來，

他處自可徑前，但不可廁上相尋耳。必客主有殃。』彝後因醉詣璞，正逢在廁，……璞終嬰王

敦之禍，彝亦死蘇峻之難。」郭璞卜敦將敗，敦脅迫之，終被殺。 
59 若方士不站統治者一方，則奇術反害其身，歷代統治者每以執左道，亂朝政，妄說妖怪，幻惑

眾心，志圖不軌為罪名以殺方士。 
60 同註 24，頁 8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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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當時形勢，管輅多才，又善占驗，料事神準，在易代之際，每為雄豪者競相爭取諮詢，

可稱為當時之熱門人物。既然管輅知機，能預知成敗，從魏郡太守鍾毓問管輅：「天下當

太平否？」輅云：「方今四九天飛，利見大人，神武升建，王道文明，何憂不平？」此以

〈乾卦〉卦象之由四個陽爻，將進於九五，此誠進退無常之時，於時若存公去私則無咎也。

丁壽昌《周易會通》言：「聖人之道，無不時也，舜之歷試時也，進無咎者，量可而進，

適其時則無咎也。」61管輅見司馬積極「營家門」，以神武立功，深得人心，其勢已駸駸

乎取曹氏而代之。此時若當機投靠司馬氏，藉《易》占為司馬氏造勢，為其貼金添彩，聲

明符命在晉，此順水推舟之言，必加速易代之進程，必也成為典午之功臣，則必甚被重用，

其榮華富貴，也必然唾手可得，當時人也都這麼認為，但從史傳並未見管輅有公然投靠之

行。管輅雖也有假我數年，得作洛陽令，可使「路不拾遺，枹鼓不鳴」的豪語，此自信乃

援其具才學及「濟世志」，因其不以「漁父」之獨善其身為然62，其喜與人論道、論天命、

論吉凶休咎，都出於以天理喻世之意。他矜持著忠孝信義才是立身之根本，故其事父母則

孝篤，於兄弟則順愛，待士友則仁和發中而無所闕，故特以其德為當時「素論」所服。管輅

知命，並善述絕學，其生命可謂為踐道之歷程，其善預測未然，祇在警幻導迷，使歸乎正道，

實不計一己之進身，也因此而得全身全節，則其知《易》而以《易》道持身，在日常交接中，

能審「時」達「變」，於所行又都能踐履大《易》之精神，此所以為人所宗仰。 

四、管輅清談以陰陽變化、五行符命「豎義」63 

管輅喜與人論「道」64，在上黌諸生中已展露鋒芒，辯才無礙。後在太守坐上，賓客

百餘人，皆四面八方能言之士，輅在痛飲三升酒以壯膽後65，竟與太守單子春對辯，管輅

使出絕活，盛論金木水火土鬼神之情，〈輅別傳〉載其事： 

於是唱大論之端，遂經於陰陽，文采葩流，枝葉橫生，少引聖籍，多發天然。子

春及眾士互共攻詰，論難鋒起，而輅人人答對，言皆有餘。至日向暮，酒食不行。

子春語眾人曰：「此年少盛有才器，聽其言論，正似司馬犬子游獵之賦，何其磊落

                                                 
61 丁壽昌：《周易會通》（臺北：河洛出版社，1975 年 5 月），頁 113。 
62 《莊子•漁父》載漁父指陳孔子「仁則仁矣，恐不免其身；苦心勞形以危其真。嗚呼，遠哉其

分於道也！同註 54，頁 1025。 
63 豎義為清談時主方所立之義，客方依方辯對，談辭如雲。主客一來一往為一「番」。可參看南朝

宋•劉義慶：《世說•文學篇》所載。 
64 管輅善論易道、易術，其言「樂與季主論道」，乃清論之流。同註 24，頁 823。 
65 此為清談史上所未見，除證論辯之激烈，亦可肯定其在正始清談中之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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雄壯，英神以茂，必能明天文地理變化之數，不徒有言也。」於是發聲徐州，號

之神童。66 

管輅才甚豐贍，善敘其偏精的天文地理變化，以拔新領異，多出一己之孤詣，而少引經據

典，拾人牙慧，以其為人所未聞，故為人嘆服。而以一對眾，辭難往復，此豈淺根弱植者

所能應付，其激烈竟至使人忘食。按當時談座，大多為二人對辯，而管輅則一人對付全場，

且自始至終英氣貫膺，精神挺動。輅又與諸葛原（字景春）論「聖人著作之源」，敘「五

帝三王受命之符」，輅先掌握諸葛原之微旨，進而乘虛突入，褰旗斬將，其盛況據〈管輅

別傳〉載： 

遂開張戰地，示以不固，藏匿孤虛，以待來攻。景春奔北，軍師摧衂，自言吾覩

卿旌旗，城池已壞也。其欲戰之士，於此鳴鼓角，舉雲梯，弓弩大起，牙旗雨集。

然後登城曜威，開門受敵，上論五帝，如江如漢，下論三王，如翮如翰；其英者

若春華之俱發，其攻者若秋風之落葉。聽者眩惑，不達其義，言者收聲，莫不心

服，雖白起之坑趙卒，項羽之塞濉水，無以尚之。于時客皆欲面縛銜璧，求束手

於軍鼓之下。（管）輅猶總干山立，未便許之。67 

曹魏正始年間，清談之風在時任吏部尚書的何晏屢次召開大型談座而大盛，時管輅年在三

十左右，學思已臻成熟，憑其在太學諸生中已有「神童」之稱，故面對一座「高談之客」，

他先徐理論敵之理，進而堅其城壘，攻城掠地，摧陷廓清，論辨激烈，如秋風掃落葉，使

論敵束手就擒，甘拜下風。此文獻證明管輅躬逢正始談風最盛時，沾溉玄義。而其談「符

命」、論遞禪，是否與司馬氏在高平陵事變後，天運已轉，禪代乃指日之間有關耶？觀其

為人論卦意，「開爻散理，分賦形象」，無不「言徵辭合」，知皆非徒苟言而已。而其清談

之援兵法、縱橫捭闔術，較諸有無、言意、莊老義之辯，尤為激烈，已達到辭理交至，令

人屏息的地步。 

而其為冀州刺史裴徽所賞拔。裴徽才理清明，能釋玄虛，善清談，他一見管輅，即「清

論終日，不覺疲倦。天時大熱，移牀在庭前樹下，乃至雞向晨，然後出。」68經此廢寢忘

食之「劇談」，既大賞輅。按裴徽善《易》、《老》、《莊》之道，管輅與之清論，必括此「三

玄」，非祇論《易》耳，故徽特賞拔之。時吏部尚書何晏亦稱管輅「論陰陽，此世無雙」。

                                                 
66 同註 24，頁 811。 
67 同前註，頁 817。 
68 此引自〈輅別傳〉，按管輅與裴徽之談約在正始八年前後，同註 10，頁 2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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裴徽曾面語管輅，示以何晏神明精微，言皆巧妙，殆破秋毫，若非善精其理，則無能跟何

晏相較量，然輅十分有自信的答以： 

何若巧妙，以攻難之才，游形之表，未入於神。夫入神者，當步天元，推陰陽，

探玄虛，極幽明，然後覽道無窮，未暇細言。若欲差次老、莊而參爻、象，愛微

辯而興浮藻，可謂射侯之巧，非能破秋毫之妙也。69 

管輅認為談之極致當為精義入神，覽道無遺，而不在枝末細節間逞才藻。70比如談《易》

則必探陰陽之變化，焉可誣引老莊？而為騁才辯，竟失《易》之精蘊，恐將淆亂《易》本

義！又與鍾毓共論《易》，輅「尋聲投響，言無留滯，分張爻象，義皆殊妙。」毓自以為

至精者，輅皆破之，使毓無下口處。可推管輅清談乃「理中之談」，而於陰陽、五行、天

文、符命、地理最為「偏精」，時與共辯者每易「入其玄中」，為其所擒。他從屢次與人談

辯陰陽化感的經驗中，歸納出論理的原則，言「論難當先審其本，然後求其理，理失則機

謬，機謬則榮辱之主」，唯「審本求理」，始不至於多方拉雜，終不知理源所歸。71故「談

何容易」？劉卲《人物志•材理》言「理勝者，正白黑以廣論，釋微妙而通之」，又言「捷

能攝失」，管輅詞達理舉，貴能破他立我，非徒逞才馳辯而已。管輅弟管辰在追述其兄之

學術貢獻時，言其卜占事絕精，又善觀天文，應人事，論「五運浮沉，兵革災異」皆有源

有本，振振有詞。至於釋疑時之安卦生象，則「辭喻交錯，微義豪起，變化相推，……分

別龍蛇，各使有理」，使人精神騰躍，其淵廣不見涯岸，頗為劉寔、劉智激賞。嵇康〈琴

賦〉言：「非至精者，不能與之析理」，管輅藉與名士周旋談辯，闡明其深造自得之理，居

高壟斷，儼若第一理。其執「陰陽交感」以說萬物之化，而通感入神，登乎極境，此正是

其馳騁於談界之理據。72 

與管輅交同管鮑的趙孔曜，譽輅「腹中汪汪」73，為當時無雙，宜「去俗騰飛，翱翔

昊蒼」，故勸他出仕濟民，遂推薦他去見冀州刺史裴徽。裴徽「有高才逸度，善言玄妙」，

曾為傅嘏、荀粲之言辯「騎譯」，《世說新語•文學》9 載：「傅嘏善言虛勝，荀粲談尚玄

遠。每至共語，有爭而不相喻。裴冀州釋二家之義，通彼我之懷，常使兩情皆得，彼此俱

                                                 
69 同註 24，頁 819。 
70 南朝宋•劉義慶：《世說•品藻》31，同註 25，頁 518 即言簡文云：「何平叔巧累於理。」 
71 此與稍前的劉卲：《人物志•材理》所言「聰能聽序，思能造端，明能見機，辭能辯意，捷能攝

失，守能待攻，攻能奪守，奪能易予。兼此八者，然後乃能通於天下之理。」互相輝映。 
72 管輅言：「夫萬物之化，無有常形，人之變異，無有常體，或大為小，或小為大，固無優劣。夫

萬物之化，一例之道也。」同註 24，頁 814。 
73 此「腹中汪汪」即指其博學，深不可測，廣大如「千頃陂」。如南朝宋•劉義慶：《世說•文學》

喻裴頠為「言談之林藪」，喻郭象為「吐佳言如屑」，當時對於談界之領袖都給予美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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暢。」知其注精於玄理。裴徽曾數與何晏共說《老》、《莊》及《易》，又曾問王弼：「夫無

者，誠萬物之所資，聖人莫肯致言，而老子申之無己，何邪？」王弼答以「聖人體無，無

又不可以訓，故言必及有；老、莊未免於有，恆訓其所不足。」74此文獻在玄學核心問題

的貞定上，具舉足輕重的地位，因王弼「聖人體無」之說，乃溝通儒道之論，深深的影響

一代學術，可知裴徽實正始玄音的啟蒙人物，以其與何、王、鄧颺等清談界的核心人物有

頻繁的交鋒、互動。75 

據〈輅別傳〉載，時趙孔曜還親自到冀州見裴徽，極力推薦管輅如騏驥般，「抱荊山

之璞，懷夜光之寶」，足以「翼宣隆化，揚聲九圍」。裴徽聞言，忼慨騏驥之流為凡馬，荊

山反成凡石，即檄召為文學從事，一相見，則談辭如雲，欲罷不能；再見轉鉅鹿從事，三

見轉治中，四見轉為別駕，至該年十月，舉為秀才，其見賞如此。然而管輅所任皆屬佐吏，

又年壽不永，未得展其才。故終其生，也祇能以其術數《易》名家而已。 

輅自言與五君（裴徽、何晏、鄧颺、劉寔劉智兄弟）共語，「使人精神清發，昏不暇

寐，自此以下，殆白日欲寢矣」，此約在正始六、七年間。管辰形容管輅清談時：「若仰眺

飛鴻，漂漂兮景沒，若俯臨深溪，杳杳兮精絕；偪以攻難，而失其端，欲受學求道，尋以

迷昏，無不扼腕椎指，追響長歎也。」其一往奔詣，語驚四座，可謂登峰造極，令人動心

駭聽。因其屢與正始清談領袖何晏論難、切磋學問及談技，可能已沾溉何晏〈無名論〉、〈道

論〉、〈聖人無情論〉等本體思維。又與劉邠談《易注》，其「尋聲下難，事皆窮析。……

論八卦之道，及爻象之精，大論開廓，眾化相連。」因辭理交至，邠或解或不解，皆稱

神妙。 

輅又與清河令徐季龍共論「龍動則景雲起，虎嘯則谷風至」一命題，往返數番，亦從

「陰陽感化」之現象出發，以此為「理本」，推「雲從龍，風從虎」、「非言之物而言」等

現象，就如磁石取鐵、男女相感，聚太陽之光以引火，此理得而機應，故應物都解。又與

王弘直談「風之推變」術，與劉長仁論鳥鳴之候，足見其乃方士之善談者，所談的內容也

十分廣泛。 

由此推知，管輅善於攻防，應屬「正始之音」的重要談客，以其能凸出己意，又另闢

新議題，在清談史上理應赫赫有名，而實不然，竟被忽略，究其因恐在談論主題為象數入

神之屬，迥異於清談主流之有無、自然名教、形神、言意、才性、情禮之辯；且以其奇「術」

掩其「談」名，今論清談起源之要角，必還管輅以一席之地位。同理，凡具備激辯對論之

形式，往返數番，以申其理義者，無論其主題屬術數類，如嵇康之〈宅無吉凶攝生論〉、

阮脩之〈無鬼論〉，都應為清談史所關注。管輅與清談界名流交往對辯，非徒辭喻豐博，

                                                 
74 南朝宋•劉義慶：《世說•文學》8，同註 25，頁 199。 
75 南朝宋•劉義慶：《世說•賞譽》23 注引王隱《晉書》云：「衛瓘有名理，及與何晏、鄧颺等數

共談講」，則衛瓘、管輅、何、王、鄧皆與正始談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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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能以一敵數十，善用辯論術，而皆能讓人伏理推心；其所歸納出「微言妙象盡意」義，

足與王弼義理《易》所標的「忘言忘象以得意」互相輝映。且管輅所開《易》感為談題的

系統，在其後的清談界，仍有荀融《易大衍》、紀瞻與顧榮《易太極論》、鍾會《易無互體》、

殷融《象不盡意論》、慧遠《易感論》、殷浩與孫盛《易象妙於見形》、庾闡《蓍龜論》等

論，從其因革承轉，具見管輅在清談史上應有其崇高的地位。故本文特別抉發之，以糾前

人之偏，76得以再現管輅在「正始之音」中的頻繁互動，冀其重建此「另類」、「非主流」

之學術系譜。 

至於管輅是否能列為玄學家？則應細究之，按清談不等於玄學，玄學須「著論」、「立

說」，且其說能發人所未發，對時代思維有推進之功，從而也在學界產生影響者。管輅在

清談時，雖有論辯之主題，卻未見創說存世，是以多未列入玄學家之流，祇以「方伎」成

家耳，但其在「清談史」上，則須正視其地位。又其由爻變取象、妙象見神之旨趣，實發

揮意之微者，非言所能盡，故神妙幾微，「可以性通，難以言論」，此即「言不盡意」之論。

以標舉通感入「神」，自不能於辭義之內尋之，此與玄義相合，亦未可略之。 

五、管輅輔「奇方異術」以利宣德勸化 

管輅之重道德勸誡，乃沿承「易道勸善」之傳統，但是否修道行德即可化解危機呢？

那歷代被誅除之異議份子，多博學、慧識，自律甚嚴，甚且以德行高超而為士流領袖，可

謂德高望重，但以黨際關係，選錯邊77；或忠於其主，堅持理念，而捲入政爭的漩渦，被

誣以莫須有之罪，而身蹈大戮。尤其在易代之際為甚，若管輅同時代之王經、桓範、夏侯

玄、李豐、毌丘儉、王凌等皆然。故易道之勸誡作用，一遇政治層面，則束手無策。在嚴

刑侍候下，士之不依違、與時俯仰者幾希？此令人痛心者！管輅之為曹氏、司馬氏所尊、

所迎，但未見被重用，即因執政者對此「神明」、「先知」之流，每存戒心，既借重其推數

多效，占驗明審，能準確預測而得占「先機」；又畏其既推演窮盡，一旦存心不正，在關

鍵時刻，為敵方施反間，豈不功敗垂成？且方術之士，每故弄玄虛，祕惜其術，不與外人

道，是以被猜疑而祿位不至。78而曹操之且搜方士加以監禁，防其陰謀不軌也。而如鳩摩

                                                 
76 自湯用彤玄學理解架構下之魏晉思想向度影響下，王弼《易》義蔚為主流，管輅之學遂隱而不

彰，今唯林麗真：《魏晉清談主題之研究•言象意論》（臺北：花木蘭出版社，2008 年 9 月）特

能標舉之耳，頁 57-69。 
77 如桓範為曹氏之「智囊」，但高平陵事變時，曹爽未能從其計，桓範怒斥「曹子丹佳人，生汝兄

弟，犢耳！何圖今日坐汝等族滅矣！」參晉•陳壽：《三國志•魏志•曹爽傳》注引《魏氏春秋》，

頁 287。 
78 如三國時之吳國，亦重術數方伎，如吳範、劉惇、趙達皆以方術名，為孫權所重用，此系譜實



國文學報第五十三期 

- 20 - 

羅什善陰陽星算，智計多解，能被迎為「國師」79，則在其身份為來自異域之「方外」僧

徒，較不被猜疑。 

管辰所作〈管輅別傳〉記載了管輅生平重要異術，而為時人稱奇。如曾為王經卜卦，

將夜見流光視為即將遷官的吉祥之兆，且言其應將至，不久，王經果遷為江夏太守。以所

言皆驗，故王經每論輅為「得龍雲之精，能養和通幽，非徒合會之才」，此當屬「星占」

之屬，為透過星象之觀察，以預知人事吉凶者。 

管輅又精「鳥鳴之候」，此亦屬候氣之說。時有郭恩者，嘗欲與輅學，輅即言：「君雖

好道，天才既少，又不解音律，恐難為師也。」故當管輅為說「八風之變，五音之數」，

反覆譴曲，出入無窮，郭恩雖「靜然沈思，馳精數日，率無所得」。蓋漢緯學有「吹律定

姓」80、「五音定姓」，姓指宮、商、角、徵、羽五音之屬，五音又與五行之氣相配，同聲

相應，以定吉凶，因其無音律之基礎，難以「追徵取精」。 

管輅以五音與鳥情（飛鳥之鳴）同占，其於「鳥鳴」之驗，曾遭渤海劉長仁之質疑，

據〈輅別傳〉載： 

勃海劉長仁有辯才，初雖聞輅能曉鳥鳴，後每見難輅曰：「夫生民之音曰言，鳥獸

之聲曰鳴，故言者則有知之貴靈，鳴者則無知之賤名，何由以鳥鳴為語，亂神明

之所異也？孔子曰『吾不與鳥獸同羣』，明其賤也。 

劉長仁以人聲不同於鳥獸之音，故不能相通，而輅卻答曰： 

夫天雖有大象而不能言，故運星精於上，流神明於下，驗風雲以表異，役鳥獸以

通靈。表異者必有浮沈之候，通靈者必有宮商之應。……考之律呂則音聲有本，

求之人事則吉凶不失。……夫鳥鳴之聽，精在鶉火，妙在入神。 

管輅舉歷史記載為証，以推凡事皆有其應，由天象以推人事，因音聲律呂與人事吉凶相應，

通靈者可以審音知變。 

                                                                                                                                         
有重估的價值，而吳範不以至要語權而被恨；又趙達推步如神，孫權問其法而不語，遂見薄。

分見晉•陳壽：《吳志•吳範傳》及〈趙達傳〉，頁 1422、頁 1425。 
79 梁•釋慧皎：《高僧傳•譯經•鳩摩羅什傳》（北京：中華書局，1992 年），頁 45 載：「鳩摩羅

什……龜茲王聞其棄榮，甚敬慕之，自出郊迎，請為國師。」什又善於推運揆數，預知興衰，

應機領會，為姚興所禮。 
80 《易緯•易類謀》：「黃帝吹律以定姓。」見中村璋八輯：《緯書集成》（石家莊：河北人民出版

社，1994 年 12 月），頁 2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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輅又擅風角，本傳載其至列人典農王弘直許，「有飄風高三尺餘，從申上來，在庭中

幢幢回轉，息以復起，良久乃止」，弘直以問輅，輅答以：「東方當有馬吏至，恐父哭子」。

次日，吏到，直子果亡。管輅因臨問，倉卒而占，故回以「其日乙卯，則長子之候也。木

落於申，斗建申，申破寅，死喪之候也。日加午而風發，則馬之候也。離為文章，則吏之

候也。申未為虎，虎為大人，則父之候也。」此結合干支、納甲、五行、卦象以為說。又

言：「夫風以時動，爻以象應，時者神之驅使，象者時之形表，一時其道，不足為難。」

古以「相風鳥」及「吹律度聲」以揆氣象變化，而術精者還藉占卜之術，由爻應推萬事之

變化，實非疑難。時王弘直亦大學問，有道術，但不能精，問輅：「風之推變，乃可爾乎？」

輅答以： 

此但風之毛髮，何足為異？若夫列宿不守，眾神亂行。八風橫起，怒氣電飛，山

崩石飛，樹木摧傾。揚塵萬里，仰不見天。鳥獸藏竄，兆民駭驚。於是使梓慎之

徒，登高臺，望風氣，分災異，刻期日，然後知神思遐幽，靈風可懼。81 

此風角望氣之術，亦候氣之類，藉觀雲氣之色彩、形狀及變化；或由風之強弱、方向，以

預測人事之吉凶。據李零《中國方術考》一書言此為與陰陽五行學說有關之候風、候氣之

說，為透過「季節風的風向變換和冷暖、強弱來說明陰陽二氣的消長」，如四方風、八方

風等。82蓋天象亂，災變起，則人間之次序必然也跟著崩壞，其應若響。唯能從卦象，照

見變化之隱微而改弦易轍，才能度過危機。據《世說•文學》1 注引〈鄭玄別傳〉言玄「好

天文占候，風角隱術，年十七，見大風起，詣縣曰：『某時當有火災。』至時果然，智者

異之。」83此管輅之易占術數，即沿漢天文曆算、陰陽五行之術一系，誠《後漢書•方術

傳》所云：「極數知變而不詭俗，斯深於數術者也。」84 

管輅又善於觀相，能從容貌、神色，預知吉凶。因形與神相照、氣與色相扶之故，又

參以骨法、聲音、舉止，皆可為相人之端倪，據《三國志•管輅傳》載： 

輅族兄孝國，居在斥丘，輅往從之，與二客會。客去後，輅謂孝國曰：「此二人天

庭及口耳之間，同有凶氣，異變俱起，雙魂無宅，流魂于海，骨歸于家，少許時，

當並死也。」復數十日，二人飲酒醉，夜共載車，牛驚下道入漳河中，皆即溺死

也。當此之時，輅之鄰里，外戶不閉，無相偷竊者。 

                                                 
81 同註 24，頁 817。 
82 同註 3，頁 47-52。 
83 南朝宋•劉義慶：《世說•文學》1 注引〈鄭玄別傳〉，同註 25，頁 189。 
84 劉宋•范曄：《後漢書•方術傳》（臺北：鼎文書局，1981 年），頁 27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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裴松之注引〈輅別傳〉載輅又曰：「厚味腊毒，天精幽夕，坎為棺槨，兌為喪車」，按此當

為輅先卜卦，得〈坎〉與〈兌〉（據謝綉治言「或上兌下坎」 困），又見其臉上同有凶氣，

故推知並死，此結合卦象與命相以斷事者。由於其精於面相之伎，足使偷竊者卻步，因怕

其占驗或觀相，使賊無所遁形。也因其具「仰觀天文，則同妙甘公、石申；俯覽周易，則

齊思季主」之能，玄鑒劭邈，故從何、鄧之形骨氣色而預知何晏、丁謐、鄧颺之必死： 

鄧（颺）之行步，則筋不束骨，脈不制肉，起立傾倚，若無手足，謂之鬼躁。何

之視候，則魂不守宅，血不華色，精爽烟浮，容若槁木，謂之鬼幽。故鬼躁者為

風所收，鬼幽者為火所燒，自然之符，不可以蔽也。 

從二人形骨之渙散及氣色之頹靡，知其將死，果不其然，晏、鄧皆被夷三族。輅又為鍾毓

卜生日而言無蹉跌；及卜天下將可太平與否，終如所料，不久司馬氏即立新朝。據劉孝標

〈相經序〉云： 

夫命之與相，猶聲之與響。聲動乎幾，響窮乎應。雖壽夭參差，賢愚不一，其閒

大較，可得聞矣。85 

夫性命顯於形骨，吉凶現之神氣，殆如聲發響應，形存影附，表裡相感，各有所授。此實

延續王充「氣成命定」及「骨相」之說，言順氣之清濁、渥薄、強弱、純駁、昏明之別，

故有善惡、智愚、壽夭、貴賤、禍福之命，其視人命稟於天，則有表侯見於體，「察表侯

以知命，猶察斗斛以知容」，故察骨法可以知命86，此可謂命相合一論，無形中也為相人

術提供理論之基礎。其如曹植〈相論〉87亦言心先動，則神有先知，於是色有先見，是以

觀形神而知吉凶，其義一直流傳到後代。管輅「觀骨形而審貴賤，覽形色而知生死」之論，

實屬王充「察形知命」之系統，而特精其術耳。其不但透過形骨為人命相，也由自己之相

而知命限，此屬測人年壽的「行年」之術。據《三國志•管輅傳》載： 

                                                 
85 羅國威：《劉孝標集校注》（臺北：貫雅文化事業公司，1991 年 2 月），頁 121。 
86 漢•王充撰•楊寶忠校箋《論衡•骨相》（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1999 年 1 月）言：「相或

在內，或在外，或在形體，或在聲氣。」漢•王符《潛夫論•相列》（臺北：大立出版社，1984
年 1 月）亦言：「人之相法，或在面部，或在手足，或在行步，或在聲響」，後代相人術大底不

出乎此。 
87 〈相論〉言：「語云：『無憂而戚，憂必及之。無慶而歡，樂必還之。』此心有先動，而神有先

知，則色有先見也。」同註 6，頁 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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輅長嘆曰：「吾自知有分直耳，然天與我才明，不與我年壽，恐四十七八間，不見

女嫁兒娶婦也。……」（管）辰問其故，輅曰：「吾額上無生骨，眼中無守精，鼻

無梁柱，腳無天根，背無三甲，腹無三壬，此皆不壽之驗。又吾本命在寅，加月

食夜生。天有常數，不可得諱，但人不知耳。吾前後相當死者過百人，略無錯

也。」……明年二月卒，年四十八。88 

是能知人，又能知己年命。從額、眼、背、腹、鼻、腳等形體皆屬寒薄之相，推知無法久

壽，其了然於才命之不齊。然以其深會「死生一道」，故損命不以為憂，蓋知命有定數，

乃無可逃者，故坦夷面對之。 

管輅又擅射覆之術，按射覆流行於漢，《漢書•東方朔傳》載：「上常使諸家射覆。」

知射覆乃數術家之玩意兒，其方為「於覆器之下，而置諸物，令闇射之」，大約為透過卜

卦，以猜測覆蓋之物，中者為巧，每於饗宴後作為餘興節目。據〈管輅傳〉載諸葛原取燕

卵、蠡窠等物讓輅射覆而無不中。徐季龍又取十三種什物著大篋中，使輅射覆，輅一一名

之，皆合。又平原太守劉邠取卵囊及山雞毛著器中，使輅筮，竟全然準確，邠奇之，而欲

從輅學射覆，輅言射覆屬靈蓍，靈蓍乃「二儀之明數，陰陽之幽契，施之於道則定天下吉

凶，用之於術則收天下豪纖。纖微，未可以為易也。」揆輅之意，祇以射覆之巧為細微末

節，屬於「術」的層面，未可以沈溺其中。而「天地者，則乾坤之卦；蓍龜者，則卜筮之

數；日月者，離坎之象；變化者，陰陽之爻；杳冥者，神化之源。未然者，幽冥之先」，

乃為《周易》之紀綱，其卜卦知命，靈應不爽，射覆皆中，占獵既驗，即本乎其大者。89 

管輅另有明鬼神、厭劾、祈禳之方術。其視神鬼為分離之魂魄，亦有喜怒欲惡，能害

人，如〈管輅傳〉載：信都令家，婦女驚恐，更互疾病，使輅筮之。知是北堂西頭有兩死

男子，一持矛，一持弓箭，頭在壁內，腳在壁外，持矛者主刺頭，故頭重痛不得舉；持弓

箭者主射胸腹，故心痛不得飲食，晝則浮游，夜來病人，是以驚恐，於是命人掘之，以禳

除鬼怪。據干寶《搜神記》有相同的記載，言其入地八尺，果得二棺，一棺中有矛，一棺

中有角弓及箭，乃徙骸骨，去城二十里埋之，無復疾病。90此乃居宅不吉而致病的風水信

仰，而輅且有驅鬼除邪之術。類此破鬼怪為主題，塑造管輅成了巫師道士之流。蓋漢魏之

際之戰亂，家破人亡，為警世道，而出現許多鬼怪靈異、伸冤報仇之事，連正史亦收錄之，

以反映時代。《曲禮》言：「卜筮者，先聖王之所以使民決嫌疑，定猶豫也。」知卜筮在教

人行義，此實承《左傳》多記鬼神，以神道輔教之傳統。 

                                                 
88 同註 24，頁 826。 
89 可參閱尚秉和：《周易古筮考•周易尚氏學》（北京：光明日報出版社，2006 年 1 月），頁 12。 
90 晉•干寶著，收於上海古籍出版社編、王根林等校點：《漢魏六朝筆記小說大觀•干寶•搜神記》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 年 12 月），頁 2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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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其為鄰婦卜亡失之牛，終按其指示之方向而找回；又路中小人失妻，亦用其卜方而

救回；他如遠鄰家常失火，輅為卜，乃教其泯除火患之「厭勝」術，及趨避術加以禳解，

終得不復有災。或卜筮而治人怪疾，可推其精醫術；或為卦而讓失物歸還。又清河令徐季

龍使人行獵，令管輅筮其所得，輅答為狸，果如所言，此為逆刺神算之術。其自言：「吾

與天地參神，蓍龜通靈，抱日月而游杳冥，極變化而覽未然」，覽未然，故未有能蔽己者，

類此絕技，輅只偶用以助人耳。 

本傳又載管輅隨軍西行，過毌丘儉之父墓而哀戚，他從「林木雖茂，無形可久；碑誄

雖美，無後可守。玄武藏頭，蒼龍無足，白虎銜尸，朱雀悲哭」之象91，認為備四危，當

滅族，果不其然，二年後，毌丘儉以反司馬懿，事敗被夷三族。此對陰宅的剖析，屬堪輿

術，其直以風水與家族興衰有關，故風水可預測吉凶。92按風水信仰，乃認為先人冢墓與

生者之間有吉凶感應之關係，管輅從東西南北方位格局所配合的四象，以斷吉凶。據《三

輔黃圖》卷三載：「蒼龍、白虎、朱雀、玄武，天之四靈，以正四方」，今出現藏頭、無足、

銜尸、悲哭之象，而知其凶。93因生與死者間存在「同氣相感」，故為吉凶之推演提供根

據。94從事後毌丘儉之被誅夷，知管輅亦精風水冢宅之祕術。但也可說管輅對曹馬之爭的

形勢，早有準確的判讀，毌丘儉見司馬懿之狼噬，起兵反之，司馬師率軍親征，因雙方兵

力懸殊，毌丘儉未獲各路響應，加之降軍甚眾，最終潰散敗走，死於草莽中。95管輅之「形

法」術，其精蘊又在能結合環境影響人心的知識以說之，如建宅舍於古戰場之址，則其地

因血流漂杵而多幻怪，不得安寧等，皆值得省思。 

又過清河倪太守許，值天旱，倪問輅雨期，輅言今夕當雨，然是日暘燥，天候不像有

雨。及夜，風雲並起，大雨河傾，蓋其視天象已有水氣，正合天期，造化流行，其應不爽，

管輅掌握星象與氣象的關係，再透過占卜，「檄召五星，宣布星符，刺下東井，告命南箕，

                                                 
91 原載為過毌丘儉墓，晉•陳壽撰，民國•盧弼集解：《三國志集解》（臺北：藝文印書館，1958

年），頁 701。云：「趙一清曰：『儉』下當有『父』字。周壽昌曰：『墓』上移脫一『先』字。

弼按：毌丘儉死于正元二年，管輅死于正元三年。儉死數月，安有「林木之茂」？三族誅夷，

安有碑誄之美？且儉死族滅，事已顯著，有何豫言之驗？本傳『卒如其言』，殊為不經。如作『過

儉父墓下』，則得之矣！《水經•穀水注》作：『過毌丘興墓』，興，儉父也。」，以辨其當為毌

丘儉父或祖先之墓。 
92 時阮侃及嵇康亦曾論宅居與冢墓之地形環境，能否影響吉凶的論辯，見三國•阮德如：〈宅無吉

凶攝生論〉、〈釋難宅無吉凶攝生論〉等作。 
93 據晉•郭璞：《葬書》收於《文淵閣四庫全書》（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 年 7 月）言：「夫

葬以左為青龍，右為白虎，前為朱雀，後為玄武。玄武垂頭，朱雀翔舞，青龍蜿蜒，白虎馴頫，

形勢反此，法當破死。故虎蹲昂謂之銜尸，龍踞謂之嫉生，玄武不垂者拒尸，朱雀不舞者騰去。」

郭璞之說或有取之管輅，指墓地周遭之自然環境，如山岡川流之形勢也。 
94 參見張齊明：《亦術亦俗─漢魏六朝風水信仰研究》（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1 年 5

月），頁 16-18。 
95 詳見晉•陳壽：《三國志•魏志•毌丘儉傳》，頁 765、7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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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召雷公、電母、風伯、雨師」96，得其神助，遂於欬唾之間，風起雲湧，雷動雨下，其

所占候若神，此屬術數中的占雨術。以水爻動則驟雨忽至，加上由風雲之氣的散或旺，可

推雨晴，其能準確掌握地象及天象之變化，屬陰陽星曆、天文之學。故管輅言：「夫天雖

有大象而不能言，故運星精於上，流神明於下，驗風雲以表異，役鳥獸以通靈。表異者必

有浮沈之候，通靈者必有宮商之應」，蓋自然環境與萬物間的互動感應，實有跡可尋，管

輅有超乎常人的敏悟力，故能洞燭隱微。輅曾言：「夫卜者非至精不能見其數，非至妙不

能睹其道」，輅於占驗已達爐火純青之境，其雜引《易》象以行其祕術，本為興利除害之

方策，有止亂靜俗之功。 

其如石苞問隱身術的問題，管輅認為「苟得其數，則四岳可藏，河海可逃」，人遊於

變化之中，「散雲霧以隱身，布金水以滅跡，術足數成，不足為難」。此數之靈妙，智之幾

微，非不可能。但他以修身明道、恭己親義為務，故不為數術所迷。其曰： 

夫陵虛之鳥，愛其清高，不願江、漢之魚；淵沼之魚，樂其濡溼，不易騰風之鳥，

由性異而分不同也。僕自欲正身以明道，直己以親義，見數不以為異，知術不以

為奇，夙夜研幾，孳孳溫故，而素隱行怪，未暇斯務也。 

緣萬物皆陰陽所變，各有性分，而其變化之道即「數」，通「數」則妙應無窮，達乎神境。

至於步、運推衍，即所謂「術」，苟「術足數成」，則萬物可出可入，可顯可隱。掌握「數」，

以運其「術」，則通神達化，臻乎不可思議之境。但管輅所關心的還在性命與道德之結合，

以導向實際生活之修善為德，始終堅持儒家《易》之精神，其依托象類方術，不過在和調

天人、穩定政治社會，不能以荒誕之宗教巫術視之。 

因魏晉之士，看到輅「道術神妙，占候無錯，以為有隱書及象甲之數」，其實唯《易》

與星曆書耳，皆為一般人所能見到、拿到的文獻。然「苟非其人，道不虛行」，運用之妙，

猶存乎持術者，蓋數術多出乎占驗之經驗，並無衡準之理論也。管輅以善占卜，每偵知出

現怪異之宅的原因，隨之有具體的「厭勝」術，以去其殃禍。史傳言管輅「卜亦不悉中，

十得七八」耳，人問其故，輅答以理無差錯，但以言者不足以宣事實，也就是其所提供的

資訊不足，或不準確，無法全面照察之故，是以在判斷時，偶有差誤。此因人皆處於時空

之交會處，週遭環境影響人事，資訊愈完備，相關時勢、背景乃有較詳密的掌握，對卦爻

辭的推明，自然較精確合理，而得以引導到完善的方向。 

〈管輅別傳〉載管輅自言其願為傳承方術一系之絕學而更發揚之： 

                                                 
96 據三國•管辰：〈輅別傳〉，此頁之引文皆出〈輅別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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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與魯梓慎97、鄭裨竈98、晉卜偃99、宋子韋100、楚甘公101、魏石申102共登靈臺，

披神圖，步三光，明災異，運蓍龜，決狐疑，無所復恨也。103 

管輅以追隨春秋戰國及漢代陰陽、星象、望氣、詳夢、占卜、預言、星占名家之後塵為志，

而對功名利祿，實非其所措意。他在「辨人物、析臧否、說近義、彈曲直」等現實政治社

會的批評方面「拙而不工」；然「若敷皇、羲之典，揚文、孔之辭，周流五曜，經緯三度」

等古天文曆算，則「口滿聲溢，微言風集」，咄咄逼人，欲與攻難，則張口結舌。以其學

極博通，其術極深微，洞知人情樞機，而令人嘆為觀止。故管辰綜其學曰： 

至於仰察星辰，俯定吉凶，遠期不失年歲，近期不失日月，辰以甘、石之妙不先

也。射覆名物，見術流速，東方朔不過也。觀骨形而審貴賤，覽形色而知生死，

許負、唐舉不超也。若夫疏風氣而探微候，聽鳥鳴而識神機，亦一代之奇也。104 

此指其於星象、卜占、射覆、命相、鳥鳴、風水、天文、音律、風侯、醫術、厭劾、妖祥、

符命、占夢皆有可觀，於先識未然等方面，頗冠絕於時，以其假術數以通《易》之奧義，

無形中光大數術之學，故於《三國志》列於〈方伎傳〉。管辰進而言若使學才出眾如輅者，

得遇明主，任他為宰相大臣，必可造福百姓，事功刊載於史冊，使「幽驗皆舉，祕言不遺」，

足以流傳後世不朽。只恨才長命短，道貴時賤，而汩沒其真才，淹滅其方術之學，使興衰

浮沉之理不得而傳。然據〈管輅傳〉言輅「容貌粗醜，無威儀而嗜酒，故人多愛而不敬也。」

                                                 
97 梓慎是魯國的大夫，春秋時期最有名的陰陽家之一，生活在魯襄公、昭公時，善於望氣、觀象、

釋夢，《左傳》記載諸多事蹟。 
98 裨竈是春秋時期鄭國大夫。精通象緯學，占卜出人意料，能夠驗證。善以星象來說明未來，認

為地上的人事可對應天上的星次運行，即人道可由天道知曉。 
99 卜偃，春秋時期晉國占卜官，或作《郭偃》。他生活在晉獻公、晉惠公、晉懷公、晉文公的時代，

預言多有應驗。 
100 子韋，春秋時代宋景公時期的「司星」，即觀察天象的國師。能預見未來，又能推知往事，所言

極為準確。 
101 甘公，戰國中期人。漢•司馬遷：《史記•天官書》（臺北：鼎文書局，1986 年 10 月）、南朝宋•

范曄：《後漢書•天文志》（臺北：鼎文書局，1981 年 4 月）載為齊人；《史記•正義》引梁阮

孝緒《七錄》和《漢書•藝文志》說甘公是楚人；《史記•集解》引徐廣說甘公「本是魯人」。

或言可能原籍在魯，後遊歷齊、楚，從事天文學研究。 
102 石申，一名石申夫，魏國人，戰國中期天文學家、占星家。作《天文》八卷，西漢以後《天文》

被尊為《石氏星經》。《石氏星經》原著已失傳，《史記•天官書》、《漢書•天文志》中引有《石

氏星經》有關五星運動、交食、恆星等方面的一些片斷。 
103 同註 24，頁 826。 
104 同前註，頁 8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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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重視品貌風度的時代，輅以醜悴非雅望，無形中影響其學不被重視。至南朝梁•劉峻作

〈辨命論〉，文章一開始即直舉管輅「有才而不遇」以證一切由命定，其言曰： 

主上嘗與諸名賢言及管輅，歎其有奇才而位不達。時有在赤墀之下豫聞斯議，歸

以告余。余謂士之窮通，無非命也。……臣觀管輅，天才英偉，珪璋特秀，實海

內之名傑，豈日者卜祝之流乎？而官止少府丞，年終四十八，天之報施，何其寡

與？然則高才而無貴仕，饕餮而居大位，自古所歎，焉獨公明而已哉！故性命之

道，窮通之數，夭閼紛綸，莫知其辯。105 

從此則記載可見，一直到南朝梁時，政壇上還在討論管輅，且視其為「士不遇」之代表。

此緣當時仍以卜祝方伎之流視之，既好談其術，自關心其人之遭際，劉孝標特以己之才學

竟見棄而淪落，同病相憐，故舉管輅以自比。然實未能體知常人對「術數」的定位為旁門

左道，每投以神祕的眼光；誠如葛洪即自覺風角、望氣等方術，「率是為人用之事」，為自

勞役而無所得者。106且執政崇本抑末，其用人必以儒方典正為尚，故雖佩服管輅之神術，

卻未敢重用，蓋衷心有疑慮之故。然亦呈顯高才與性命窮通之數間的衝突，此涉及易道勸

善與吉凶間之複雜辯證關係。而管辰為其兄作傳，屬私家雜傳，推闡其「學」與「術」，

揭舉其例，句句不虛，不但使管輅在《易》占及屬神祕學的「方伎」面目，得以管窺；而

九流中之陰陽家一系到三國間的流傳，遂得以掌握，正可補正史之不足，故頗具文獻價值。

該傳既伸其學又彰其行，措辭謹重，可謂雜傳之典範，也為今日研究管輅學思之最重要憑

藉，或許也存有為其兄懷才不得志而抱不平之意在。 

管輅之有奇術，殆同《高僧傳•神異》門所列當時一些高僧「善誦神咒，能役使鬼物」，

如佛圖澄「以蔴油雜胭脂塗掌，千里外事，皆徹見掌中，如對面焉，亦能令潔齋者見，又

聽鈴音以言事，無不效驗。」107能祈雨、能治病，預知災變、成敗、生死，起心動念皆被

其所診知；或有高僧能騰飛、能分身、隱身、尸解、咒治疫癘、伏猛虎、刀劍不傷等神通，

歷見種種異跡108，其傳末史論曰： 

神道之為化也，蓋以抑夸強、摧侮慢、挫兇銳、解塵紛。……當知至治無心，剛

柔在化。自晉惠失政，懷愍播遷，中州寇蕩，群羯亂交。……郡國分崩，民遭屠

                                                 
105 同註 85，頁 53-55。 
106 晉•葛洪：《抱朴子•自敘》（北京：中華書局，1997 年 10 月），頁 656。 
107 見梁•釋慧皎：《高僧傳•神異•佛圖澄傳》（北京：中華書局，1992 年 10 月），頁 345。 
108 同前註，頁 345-3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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炭。（佛圖）澄公憫鋒鏑之方始，痛刑害之未央，遂彰神化於葛陂，騁懸記於襄鄴。

藉祕呪而濟將盡，擬香氣而拔臨危。瞻鈴映掌，坐定吉凶。……澤潤蒼生。 

其意以顯神奇乃在馴化頑冥，激厲貪競，為懷救世濟民之心，藉妙術以宣教勸化，使凡眾

懾其神蹟，不敢為非，此殆以神道設教者，則佛經中所敘之許多神話奇蹟，都可視為「寄

言」以「出意」之用心。因其深通世論，洞察政局，為救危扶顛，不能光高談闊論也。從

佛圖澄之假祕術傳教，追隨之門徒近萬，所歷州郡，興立佛寺八百九十三所109，對佛教之

深入人心，厥功偉矣。管輅所處的時代正是三國混戰及司馬氏為積極篡代而誅夷名族、消

除反側之亂世，蒙冤而遭刑戮者夥，於時人心浮動，乃假莫測怪詭之術，宣「神道之不

誣」110，此權道表面反常而實合道，是「利用以成務」者，其所據之理，仍本「休咎隨行」

之感應說。干寶對作為「史餘」的志怪小說，曾有「幸將來好事之士，錄其根體，有以游

心寓目而無尤焉。」111之評，則神怪奇異之談且有「游心寓目」的娛樂效果。《文心•知

音》言：「愛奇者聞詭而驚聽」，今從眾人馳騖神術中，導之以善德，適足以收輔教之功。

而管輅和光同塵，以「樸」應世，從不夸衒其術以營功名，此正是管輅不流於江湖術士之

關鍵。 

六、結語：以「鑑誡」為旨趣之玄智與玄德 

《世說新語》特立〈規箴〉一篇，有臣下對君主的規諫，有夫妻間的規誡矯正，有朋

友間的規勸，有和尚的期勉，有親族之勸誡。或規以忠孝、或正之以信義、或誡之以慎、

或勉之以仁。此勸人之過、諫君之非，終獲得「改過向善」的結果。其戒貪濁、戒野心、

戒耽酒、戒苛察、戒庸碌、戒刻薄、戒輕舉妄動、戒頹墮、戒弄權，每透過婉言相勸，其

或舉古人古事旁敲側擊以相勉；或相機以行事，藉行為示意，其方法以「應機」為特色。

魏晉名士崇尚通脫，重視情感，故較能容許發乎真情之正言。管輅透過「方術」以行規箴，

實別具一格。 

管輅結合《易》卦與五行以占驗，但非執著於此，而能參考當時社會環境，並能揣摩

求占者之心理狀態，而作準確的判讀。誠如《潛夫論•巫列》所言：「凡人吉凶，以行為

                                                 
109 同註 107，頁 356。 
110 晉•干寶：《搜神記•序》，又唐•房玄齡等：《晉書•干寶傳》，頁 2150、2151 載：「（干）寶父

先有所寵侍婢，母甚妬忌，及父亡，母乃生推婢于墓中。寶兄弟年小，不之審也。後十餘年，

母喪，開墓，而婢伏棺如生，載還，經日乃蘇。」 
111 同前註，頁 21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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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112此強調「改過遷善則禍可祛」的論點，實沿自先秦有漢之傳統，管輅論卜即言：

「卜者必法天地，象四時，順仁義」，同為以德行為趨吉避凶之主因，而特以管輅對時局

頗明，在占驗時，自能預知成敗；也居於與人為善，而適時予以提點，勉人明道親義以挽

其頹滅。 

《荀子•大略》言：「善為易者不占」，即不用占卦，也可據卦象推定人生義理。因為

《易經》乃由「時」、「位」座標中，取其「中」，而各卦旁通聯貫，相涵互攝，隨機變化，

但都以道德修養為宗旨，如《蹇》之「反身修德」、〈大有〉之「遏惡揚善」、〈損〉之「懲

忿窒欲」、〈益〉之「見善則遷」、〈節〉之「制數度，議德行」、〈震〉之「恐懼修省」等，

即可見其「觀天道」以「立人則」，則德行可貫通天人。而天人合德，故推天道以明人事，

實顯而易彰。然易道變動不居，君子當體陰陽變化，堅守正道，戒慎恐懼，聿修厥德，隨

時省察補過；且能知幾達變，見微知著。所謂巽以行權，與時偕行，始不蹈凶險，而得轉

危為安。 

管輅《易》，世多比之京房《易》，而能益以占驗、地理、災祥、風候之方術，以行鑑

戒之事。在看似神祕的預測能力背後，其實乃藉由人情物理以逆推吉凶成敗。《管輅別傳》

載管輅之言曰：「夫物不精不為神，數不妙不為術，故精者神之所合，妙者智之所遇，合

之幾微。」夫精義入神，則可前知。而人之遭際每徵於聲、見於色、表於形，觀相審聲，

辯色察言，則雖不中亦不遠矣！ 

按占卜者本身須道德高、修養高、境界高，才能精義若神，為人所信，所謂「卜非至

精不能見其數，非至妙不能睹其道。」因占驗者之知機而有「前識」之名，苟未得其人，

其術又未造極，適足以誑惑小民，使人誤入歧途。唯有累積經驗，加上清明之直覺，始能

對具體事象有敏銳的感應。113管輅結合當時各種術數，其實不過是取為媒介，並無必然結

果，唯修德、崇道以趨避，束脩始可命改。蓋變易以從道，防微杜漸，日新其德，治不忘

亂，太平時用直道，亂世用達道，此應世之智，正在須具備「玄智」與「玄德」。「玄智」

在「與變升降」，慎謀能斷，不捲入是非之漩渦，而得保全身家；而「玄德」為「生而不

有，為而不恃，長而弗宰」（《老子•五十一章》），能不居功，不恃能，不冒尖，玄同彼我，

以得神境，而為人所尊仰。管輅雖有預知之巧，卻歸於規過勸善，其不以奇術自溺，反以

「德」為本，其意正在標舉履道修德，實可跨過自然定數，而安立於時代洪流中，此為徬

徨於亂世者，提出一康莊之大道，亦在指引執政者以惠下益物。類此以「術」行勸懲而救

人濟世者，焉可以旁門左道視之邪？其才其學之超群，又豈可與「日者」、「卜相」同流！

故吾人將管輅定位為魏晉「名士」多元分化中的「方士」一格，而深具澄俗撥亂之襟期。 
                                                 
112 漢•王符：《潛夫論•巫列》，同註 27，頁 301。 
113 牟宗三論此步、運之術乃為「心靈之甦醒」，亦為事物之豁朗，以甦醒之心靈，遇豁朗之事物，

故無往而不具體也。術數之知乃超越概念而歸於具體形變。同註 7，頁 97、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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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輅雖以清言談辯之方式來談術數，在妙象盡易之體會中，要言不煩，而得玄理玄思。

又藉爻象變化、蓍龜以顯神通，參玄以發象意，忘言離易，性能神通。且能在釋卦時針對

問者之處境，作合理的預測，在剖析發展趨勢中，指引問者趨吉避凶之策，是以深得名士

領袖何晏、裴徽之讚賞。其學一方面仍保有漢易及陰陽術數之傳承，一方面也深受正始學

術新變及詭譎政局的影響，卻未迷失《易》之占筮本質。就如孫盛評王弼《易注》「六爻

變化，群眾所效，日時歲月，五氣相推，弼皆擯落，多所不關，雖有可觀者焉，恐將泥夫

大道」，在一片「參玄」之思潮中，管輅以數術名，且強化其規箴頹風的意圖，實有足觀。

至於其道德勸說，於太平之世或行得通，在改朝換代之際，成敗非關道德，而在能掌握機

先，退藏於密，遁跡事外，是為得計，此乃現實問題，凡仕進者，實不得不儆警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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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Cao-Wei Zhengshi period, the atmosphere of idle talk is popular.  All doctrines in 

Pre-Qin are openly discussed and developed.  The academic core at that time is to 

communicate Confucianism and Taoism.  In Yi researches, Heyan and Wangbi quote 

Laozhuang to lead to Yi, which is somewhat participation Hyun.  Guanlu doesn't think it right 

to discuss only essence and discard shiangshu（象數）. His Yi comes from the Pre-Qin to Han 

Dynasty plus Yin-yang, divination etc. and is included in the system of Shushushi（術數系）.In 

the Zhengshi discussions, he doesn't focus on Being, Non-being or natural norm but on the 

changes of Yin Yang, the five elements and auspicious omens.  But when it comes to academic 

idle talk, Guanlu is often overlooked.  During the transference of Wei-Jin dynasty, he isn't 

involved in political storms and remains unharmed and respected owing to his Yi and being 

practical with the times.  He shows those who are puzzled and hesitate a magnanimous way 

through unusual fortune-telling methods, thus being beneficial to common people.  He is 

talented but not in an important position, which is a great pity to those who know him well. This 

essay is to analyze Guanlu's academic role and position he deserves in the Zhengshin theory. 

Key words: Guanlu, occultism, shushu, Yi divination, Zhengshi the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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